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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互译：ｂａｌｌａｄ的汉译与歌谣运动研究
崔若男

　　摘　要：以“互译性”的视角来看，在近代的歌谣学学术史研究中，还有许多术语都值得重新
梳理，ｂａｌｌａｄ就是其中之一。它是较早被来华西方人引入中国的术语，也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
相当多的讨论。从来华西方人的引介来看，ｂａｌｌａｄ在中译的过程中，虽然也存在内涵不明确等
问题，但其基本指向还是与欧洲语境中所指的“叙事的短歌”一致。中国知识分子在引介ｂａｌｌａｄ
时，则出现了术语混乱的现象。而基于歌谣运动中对音乐性的忽视、对抒情性的青睐及对民众
基础的追求等特点，ｆｏｌｋｓｏｎｇ得以最终取代ｂａｌｌａｄ，成为“歌谣”的代名词。
关键词：ｂａｌｌａｄ；歌谣运动；术语翻译

近代以来，西方的著述、理论大量地被介绍到中国，对近代中国的各方面都产生了影响。这些
域外思想一方面来自在华西方人的实践与引述，另一方面来自中国知识分子的主动求索。两者或
重叠或并行，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无论就哪一方而言，一个无法回避的环节
就是翻译。刘禾将不同语言碰撞、翻译之间产生的诸类问题称为“互译性”。①“互译性”以福柯（Ｍｉ－
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１９２６－１９８４）的“知识考古学”②立论，以解构的视角颠覆思想史，挖掘话语和其背后
更深层的文化社会语境。它是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经常被忽视、却又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从中国
歌谣学研究来看，术语译介及其背后的“互译性”也并未得到重视。例如西方学者如何把中国的歌
谣体裁与西方的术语对接，而中国知识分子又如何把西方的术语“本土化”以实现其学术追求等
等，这些问题都未获得足够的讨论，但其背后折射的恰恰是中国歌谣学兴起之初的根基，和由这个
根基所引发的未来歌谣学研究的走向。

如果从宽泛的角度来定义“歌谣”，可以说，中国本土有关“歌谣”的术语非常丰富。从时间上
来看，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术语来指代“歌谣”这一体裁，如“歌谣”“风谣”“谣谚”“谣辞”等；而从空
间上来说，不同地区对于“歌谣”也有不同的称谓，北方有“花儿”“秧歌”，南方有“歌仔”“山歌”等。③

但无论是对在华西方人，还是对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面临的都不仅仅是丰富的中文术
语，还有与之相对应的西方④术语。仅以英语国家为例，与“歌谣”相关的术语就包括－ｓａｙｉｎｇｓ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ｓａｙｉｎｇｓ、ｆｏｌｋ　ｓａｙｉｎｇｓ）、ｌｙｒｉｃｓ、ｒｈｙｍｅｓ、ｄｉｔｔｉｅｓ、ｊｉｎｇｌｅｓ、－ｓｏｎｇｓ（ｐｏｐｕｌａｒ　ｓｏｎｇｓ、ｔｅａ－
ｓｏｎｇｓ、ｌｏｖｅ－ｓｏｎｇｓ）、ｆｏｌｋｓｏｎｇｓ（ｆｏｌｋ－ｓｏｎｇｓ、ｆｏｌｋ　ｓｏｎｇｓ）和ｂａｌｌａｄｓ等。这些西文术语一方面是西
方人在辑译中国歌谣时，用以命名“歌谣”及其相关体裁时所采用的术语，这些术语借由西方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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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述被引入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在翻译西方著述时，也进一步地引介了其中一部分术语并扩
大了其在中国的影响力。这两者在近代歌谣研究中同时发生并起作用，构成了近代歌谣术语生成
的复杂语境。

在诸多的术语中，ｂａｌｌａｄ与ｆｏｌｋｓｏｎｇ是较为重要的两个，也得到了中西学者较多的讨论。本文
将以ｂａｌｌａｄ汉译的过程为例，比较来华西方人对ｂａｌｌａｄ这一术语的实践和讨论以及歌谣运动中中
国知识分子们对ｂａｌｌａｄ的译述，进而探讨相关术语间的对译关系，以及歌谣运动最终选择ｆｏｌｋｓｏｎｇ
而不是ｂａｌｌａｄ的原因。

一、来华西方人以ｂａｌｌａｄ命名的中国歌谣

在分析ｂａｌｌａｄ引进中国、被学者在何种意义上使用之前，有必要厘清该术语在欧洲语境中的
内涵及意义流变。ｂａｌｌａｄ源自拉丁文ｂａｌｌａｒｅｏ，后经法语ｂａｌｌａｄｅ（舞蹈歌曲）被引入至英语中，取代
了英语中原有的表示舞蹈歌曲的ｃａｒｏｌｅ。而ｃａｒｏｌｅ则被分化为两种，一种成为基督教的颂歌（ｃａｒ－
ｏｌ），另一种流行于民间的就被称为ｂａｌｌａｄ。也即，早期的ｂａｌｌａｄ与其拉丁语源的意义相同，均表示
舞蹈时唱的歌曲，且该歌曲以抒情为主，并不侧重叙事的层面。但到了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
（１５５８－１６０３），ｂａｌｌａｄ的语义扩大为一切短篇韵文，而不管是抒情的或叙事的、可唱的或不可唱的、

宗教的或非宗教的。直到１７６１年，英国诗人申斯顿（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ｈｅｎｓｔｏｎｅ，１７１４－１７６３）提出以抒情
性和叙事性来对这些短歌进行划分，以抒情为主的被称为ｓｏｎｇ（歌），以叙事为主的被称为ｂａｌｌａｄ。

这一划分标准基本得到认可，自此ｂａｌｌａｄ开始主要指以叙事为主的短歌。但值得注意的是，ｂａｌｌａｄ
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分化为ａｒｔ　ｂａｌｌａｄ和ｐｏｐｕｌａｒ　ｂａｌｌａｄ两种类型。前者指由专业诗人仿效这种
艺术形式所创作的歌谣，后者指流行于民间的歌谣。由于ａｒｔ　ｂａｌｌａｄ的影响有限，因此一般在提起

ｂａｌｌａｄ时，多指的是ｐｏｐｕｌａｒ　ｂａｌｌａｄ。①ｐｏｐｕｌａｒ　ｂａｌｌａｄ有时也等同于ｐｏｐｕｌａｒ　ｓｏｎｇ、ｓｔｒｅｅｔ　ｂａｌｌａｄ等。

如果不加细致考察的话，这些术语一般可以统一译为“民歌”“歌谣”，甚至有时也可以译作“民谣”。

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所说的ｂａｌｌａｄ指ｐｏｐｕｌａｒ　ｂａｌｌａｄ这一流行在民间的艺术形式，这也是ｂａｌｌａｄ
最为人所知的用法之一。中文术语如无特殊说明，均以广义的“歌谣”与之相对应。

近代来华西方人涉及ｂａｌｌａｄ这一术语的著述主要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近代由西方人或中国
人编纂的英汉／汉英字词典中关于ｂａｌｌａｄ的释义。这些字词典在中国近代术语引进中扮演了重要
的角色，字典的影响力直接关系到术语在社会中的普及。第二类是由来华西方人辑译的以ｂａｌｌａｄ
为题或为主旨的著述。这些著述以零散的篇章居多，但也有较为突出者，如任职于中国海关的英
国人乔治·卡特·司登德（Ｇｅｏｒｇｅ　Ｃａｒｔｅｒ　Ｓｔｅｎｔ，１８３３－１８８４）将其搜集翻译的歌谣以ｂａｌｌａｄ之名
结集出版。第三类指各类文章中间接提到ｂａｌｌａｄ时的用法。这类文章虽然不以ｂａｌｌａｄ为主，但其
也可以作为论述ｂａｌｌａｄ术语内涵的辅佐证据。这三类文献互相印证，共同构成追溯ｂａｌｌａｄ这一术
语入华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由于这三类文献的驳杂与零散，而司登德不仅出版了两
部歌谣集，还先后编纂了三部汉英、英汉词典，其著述本身就同时涵盖了最重要的第一类和第二类
文献，是探讨来华西方人在引进ｂａｌｌａｄ术语过程中绕不开的人物。因此本文将以司登德为主，串
联三类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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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司登德及其歌谣著述
司登德①１８３３年出生于英国，１８６０年代来到北京，在英使馆担任护卫队员。② 由于其在汉语，

尤其是口语方面的造诣，１８６９年３月，３６岁的他被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ｒｔ，１８３５－
１９１１）招入清政府的海关总署（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在这期间，尤其是在
北京时期，司登德在《中国评论》（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ｒ　Ｎｏｔｅｓ　ａｎｄ　Ｑｕｅｒ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皇家
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上
发表了其辑译的大部分民间文学作品。其中与歌谣相关的内容，后来大多收入《二十四颗玉珠串：

汉语歌谣选集》（Ｔｈｅ　Ｊａｄｅ　Ｃｈａｐｌｅｔ　ｉｎ　Ｔｗｅｎｔｙ－Ｆｏｕｒ　Ｂｅａｄｓ．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ｎｇｓ，Ｂａｌｌａｄｓ，

＆ｃ．（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以下简称《二十四颗玉珠串》）和《活埋及其他民歌、歌谣等》（Ｅｎｔｏｍｂｅｄ　Ａ－
ｌｉｖ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ｏｎｇｓ，Ｂａｌｌａｄｓ，＆ｃ（以下简称《活埋》）中。

《二十四颗玉珠串》于１８７４年由Ｔｒüｂｎｅｒ＆Ｃｏ．出版社在伦敦出版，共收录２４首与中国歌谣
相关的作品。《活埋》于１８７８年出版，共２８首歌谣，体例与《二十四颗玉珠串》一致。有学者认为，
《二十四颗玉珠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司登得个人的学术追求”，而《活埋》“却主要是为满足英
国公众猎奇的兴趣”。③ 事实上，虽然司登德在《活埋》一书的序言中指出，该书的主要目的是提供
给读者一些娱乐，并且向英国读者展示中国有趣的、奇怪的风俗。④ 但就这两本书所辑译的作品本
身及其所体现的司登德的“歌谣观”来看，两本书的价值不相上下。

书中的歌谣均由司登德亲自采集并翻译。结合司登德的生平及歌谣内容来看，大部分来自北
京及附近地区。书中收录的歌谣没有中文原文，由司登德翻译为英文并对部分内容进行注解。两
本书均以“民歌、歌谣及其他”（Ｓｏｎｇｓ，Ｂａｌｌａｄｓ，＆ｃ）为名，由此书名也可大致看出该书所收录的体
裁的多样。实际上，以《二十四颗玉珠串》为例，该书不仅有一般意义上的歌谣，还涉及到子弟书、

戏本等多种体裁。因此通过考察这些作品的主题与内容，也可大致获知司登德在中国语境中对

ｂａｌｌａｄ的定义。也即，有哪些中国本土的体裁可以与西方的ｂａｌｌａｄ对应。

两部书共辑译了５２首歌谣，大部分篇幅较长，以叙事为主。由于司登德没有给出中文原文，因
此很难判断文本的原初形态，但从其主题和内容来看，司登德所辑译的歌谣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
一类是基于历史的歌谣，包括描写汉朝（楚汉相争、虞姬自刎、乌骓跳江、昭君出塞等）、唐朝（李隆
基与杨玉环等）、明朝、清朝（咸丰皇帝、乾隆皇帝等）等各个朝代中与历史传闻有关的歌谣。第二
类是与民间传说有关的歌谣，如孟姜女传说、鲁班的传说。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定的流传在北京
地区的传说，如《活埋》（Ｅｎｔｏｍｂｅｄ　Ａｌｉｖｅ）、《借来的新娘》（Ｔｈｅ　Ｂｏｒｒｏｗｅｄ　Ｂｒｉｄｅ）等。第三类是与爱
情故事有关的歌谣，如民歌里的《十二月歌》（Ｔｈｅ　Ｔｗｅｌｖｅ　Ｍｏｎｔｈｓ　Ｍａｎｙ　Ｓｔｏｒｉｅｓ）、《五更调》（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Ｗａｔｃｈｅｓ）等，这两种形式都是典型的爱情歌谣。第四类是与北京的地方风物有关的歌谣，其
中许多涉及到北京的地名、风物等，如卢沟桥的狮子、崇祯皇帝上吊的歪脖树、西山戒台寺的一棵
松树、西顶娘娘庙、青龙桥等。以歌谣学的视角来看，这类歌谣保存了较多当时北京地区的风俗文
化及北京方言语汇。

１０１术语互译：ｂａｌｌａｄ的汉译与歌谣运动研究

①

②

③

④

在由中国学者翻译的近代海关史料及其他相关著作时，大多数称呼其为“司登得”，还有少数直译其名为“斯坦特”。但“打狗俱
乐部”司登德档案中明确记载：“到１８６０年代中期，司登德作为英使馆护卫队员来到北京，并取中文名司登德（Ｓｓｕ－ｔｅｎｇ－ｄｅ）。”

因此，笔者在文中将以其本人自取的汉名“司登德”称呼之。详见ＴＨＥ　ＴＡＫＡＯ　ＣＬＵＢ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ａｋａｏｃｌｕｂ．ｃｏｍ／ｐｅｒ－
ｓ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Ｓｔｅｎｔ／ｉｎｄｅｘ．ｈｔｍ；检索时间：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０日。

高永伟认为，《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提到司登德来华时间为１８６９年当与史实不符，他推断司登德来华时间在１９世纪６０年
代中期。详见高永伟：《司登得和他编写的词典》，高永伟：《词海茫茫：英语新词和词典之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２７４－２７５页。

张志娟：《西方现代中国民俗研究史论》（１８７２－１９４９），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７年，第３２页。

Ｇｅｒｏｇｅ　Ｃａｒｔｅｒ　Ｓｔｅｎｔ，Ｅｎｔｏｍｂｅｄ　ａｌｉｖ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ｏｎｇｓ，ｂａｌｌａｄｓ，＆ｃ．（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ｎｄ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Ａｌｌｅｎ　Ａｎｄ　Ｃｏ．，１３
Ｗａｔｅｒｌｏｏ　Ｐｌａｃｅ，Ｐａｌｌ　Ｍａｌｌ，Ｓ．Ｗ．，１８７８．



（二）词典及其他著述中对ｂａｌｌａｄ的释义

除了司登德标注出的“戏本”“子弟书”等体裁外，其它歌谣均难以判断其原本对应的是歌谣中

的哪一种体裁，也无法获知司登德所辑译的中国歌谣是建立在对ｂａｌｌａｄ的何种理解之上的。但通

过翻阅司登德编辑的三部词典，可推断出司登德对ｂａｌｌａｄ及“歌谣”相关术语的理解。

司登德所编纂的三部词典分别是《汉英合璧相连字汇》①（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ｋ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１８７１）、《汉英袖珍字典》②（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ｏｃｋｅｔ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１８７４）及《英汉官话词典》③（Ａ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ｆｒｏｍ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ｏ　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ａｌ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９０５）。

前两部均为汉英词典，第三部为英汉词典。第三部词典还未来得及编辑完成，司登德便因病在台

湾高雄逝世，后续编纂修订工作由同在中国海关工作的德国汉学家赫美玲（Ｋａｒｌ．Ｅ．Ｇ．Ｈｅｍｅｌｉｎｇ，

１８７８－１９２５）接手完成。

《汉英合璧相连字汇》是以英文翻译当时北京方言中的主要词汇，其目的是供给海关人员学习

汉语使用。《汉英袖珍字典》则与《汉英合璧相连字汇》一脉相承。在《汉英合璧相连字汇》中，司登

德以英文中的ｂａｌｌａｄ和ｄｉｔｔｙ释义了汉语中的“谣歌”，“歌谣”则被翻译为“讽刺诗”，“谣”被译为“谎

话，谎言，诽谤，谣言；诽谤”。④ 由于汉英词典是以释义中文为主，因此尚未给出关于ｂａｌｌａｄ的明确

界定，但在《英汉官话词典》中则不然。《英汉官话词典》先列出英文单词，后附以对应的中文词汇

及其读音，有时还附以简要的用法介绍及举例。在该词典中，收录了“Ｂａｌｌａｄｓ”一词，并被相应地

译为：

　　Ｂａｌｌａｄｓ，曲ｃｈ‘ü１，曲子ｃｈ‘ü１－ｔｚǔ３，歌ｋｏ１，山歌ｓｈａｎ１－ｋｏ１、曲儿ｃｈ‘ü１－ｒｈ２；ａｉｒｓ　ｏｆ

－，曲调ｃｈ‘ü１－ｔｉａｏ４，曲腔儿ｃｈ‘ü１－ｃｈ‘ｉａｎｇ１－ｒｈ２，山歌调儿ｓｈａｎ１－ｋｏ１－ｔｉａｏ４－＇ｒｈ２；

ｂｏｏｋｓ　ｏｆ－，唱本ｃｈ‘ａｎｇ４－ｐ　ｅ⌒ｎ３，曲儿本ｃｈ‘ü１－ｒｈ２－ｐ　ｅ⌒ｎ３，唱本儿ｃｈ‘ａｎｇ４－ｐ　ｅ⌒ｎ３－＇

ｒｈ２；ｏｌｄ－，曲词ｃｈ‘ü１－ｔｚ‘ǔ２，古曲儿ｋｕ３－ｃｈ‘ü１－ｒｈ２；ｔｏ　ｓｉｎｇ－，唱曲儿ｃｈ‘ａｎｇ４－ｃｈ
‘ü１－ｒｈ２，唱唱儿ｃｈ‘ａｎｇ４－ｃｈ‘ａｎｇ４－＇ｒｈ２，歌曲ｋｏ１－ｃｈ‘ü１，唱歌ｃｈ‘ａｎｇ４－ｋｏ１。⑤

司登德把ｂａｌｌａｄ与中国原有的体裁进行对应，但其用法并不规范。从其所归纳的对译中，大

致可以罗列出两种对应关系：第一，ｂａｌｌａｄ对应于中国广义的“歌谣”，即同时包含“歌”和“谣”，如
“曲”“曲子”“歌”“曲儿”“曲调”“曲腔儿”“曲词”“古曲儿”“唱曲儿”“唱唱儿”“歌曲”“唱歌”等等泛

称。第二种是对应于特定的某一体裁，如“山歌”“山歌调儿”“唱本”“曲儿本”“唱本儿”。

在司登德前后也有不少汉学家编纂了汉英／英汉词典，其中大多都收录了ｂａｌｌａｄ一词，且其译

法也大致与司登德无异，这些词典之间应当是存在互相借鉴的关系。如英国伦敦会来华传教士麦

都思（Ｗａｌｔｅｒ　Ｈｅｎｒｙ　Ｍｅｄｈｕｒｓｔ，１７９６－１８５７）编纂的《英华字典》（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共两卷，１８４７－１８４８）中，ｂａｌｌａｄ被对应译为四小类：

　　曲ｋ＇ｈｅǔｈ，歌ｋｏ，歌音ｋｏ　ｙｉｎ，谣ｙａｕ；ｓｔｒａｎｇｅ　ｂａｌｌａｄｓ，怪谣ｋｗａéｙａｕ；ａ　ｓｏｎｇ，啰唝

ｌｏ　ｈｕｎｇ，簉弄ｔｓ＇ｈｅｗ　ｌúｎｇ；ａ　ｃｏｒａｌ，童谣ｔｎｇ　ｙａｕ．⑥

德国中华传道会来华传教士罗存德（Ｗｉｌｌｉａｎ　Ｌｏｂｓｃｈｅｉｄ，１８２２－１８９３）编纂的《英华字典》（Ａｎ　Ｅ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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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１８８３－１８８４）中，ｂａｌｌａｄ的含义更为广泛，对应了七类：

　　Ｂａｌｌａｄ，ｎ．Ａ　ｓｏｎｇ，曲，歌，谣，歌诗，歌谣，歌曲，歌音，啰唝，挂枝；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ｄｉｔｔｉｅｓ，

童谣；ｓａｔｉｒｉｃａｌ　ｂａｌｌａｄｓ，讽刺；ｓｔｒａｎｇｅ　ｂａｌｌａｄ，怪谣；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ｂａｌｌａｄ，簉弄，小曲；ａ　ｃｈｅｅｒｆｕｌ

ｂａｌｌａｄ，解心；ｔｏ　ｓｉｎｇ　ｄｉｔ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ａｌｌａｄｓ，唱木鱼．①

罗存德在ｂａｌｌａｄｓ词条之后，还收有Ｂａｌｌａｄ－ｍａｋｅｒ和Ｂａｌｌａｄ－ｓｉｎｇｅｒ两个词条，因其与ｂａｌｌａｄ相

关，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理解ｂａｌｌａｄ，因此也引用如下：

　　Ｂａｌｌａｄ－ｍａｋｅｒ，ｎ．Ａ　ｃｏｍｐｏｓｅｒ　ｏｆ　ｂａｌｌａｄｓ，作歌者，做歌之人．

Ｂａｌｌａｄ－ｓｉｎｇｅｒ，ｎ．Ａ　ｆｅｍａｌｅ　ｗｈｏｓ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ｔ　ｉｓ　ｔｏ　ｓｉｎｇ　ｂａｌｌａｄｓ，歌女，歌妇；ａｐｒｏｓ－
ｔｉｔｕｔｅ　ｓｏｎｇｓｔｒｅｓｓ，歌妓；ａ　ｍａｌｅ　ｂａｌｌａｄ－ｓｉｎｇｅｒ，歌子；ａ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ｍａｌｅ　ｂａｌｌａｄ－ｓｉｎｇｅｒ，歌童；

ａ　ｂａｎｄ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ｂａｌｌａｄ－ｓｉｎｇｅｒｓ，一班歌女．②

在由中国人编纂的英汉词典中，不少也收录了ｂａｌｌａｄ词条。在邝其照（Ｋｗｏｎｇ　Ｋｉ　Ｃｈｉｕ）的《英

汉字典》（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１８８７）中，ｂａｌｌａｄ被译为“曲，谣，歌曲”。③ 商务印书
馆出版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ｉｎｇ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１９０３）中对ｂａｌｌａｄ
的释义似乎参考了罗存德在《英华字典》中的译法，也将ｂａｌｌａｄ对译为如上七类。④

除了以上将ｂａｌｌａｄ与当时流行的歌谣体裁对译以外，在论及中国文学史时，西方人也常以ｂａｌ－
ｌａｄ来指代流传在中国历史上的某些特定的叙事歌，如《诗经》中的作品、南北朝民歌中的《木兰辞》

及《孔雀东南飞》等。美国基督教长老会著名传教士丁韪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Ｐａｒｓｏｎｓ　Ｍａｒｔｉｎ，

１８２７－１９１６）的《中国传说与其他诗歌》（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ｅｇ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ｏｅｍｓ）收录了《木兰词》（Ｍｕ－
ｌａｎ，ｔｈｅ　Ｍａｉｄｅｎ　Ｃｈｉｅｆ），称其为“中国梁朝的歌谣”（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ａｌｌ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５０２
－５５６Ａ．Ｄ．］）。⑤ 同时，《诗经》等也会被冠以ｂａｌｌａｄ之名。⑥ 这种用法基本符合ｂａｌｌａｄ在当时西

方的含义，而这些歌谣在今天也依然被称为ｂａｌｌａｄ。另外还有研究中国唐代历史的美国汉学家宾

板桥（Ｗｏｏｄｂｒｉｄｇｅ　Ｂｉｎｇｈａｍ，１９０１－１９８６）的《李氏在谶谣中的崛起》（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Ｌｉ　ｉｎ　ａ　Ｂａｌｌａｄ

Ｐｒｏｐｈｅｃｙ）。该文主要介绍了几首流传在公元６１４－６１８年的歌谣，并借这几首歌谣考察了隋末、唐

初的历史事件。作者选取了“桃李子／莫浪语／黄鹄绕山飞／宛转花园里”这首歌谣的异文进行分

析，这些文本基本就是中国古代所谓的谶谣。作者在文中选取了英文术语中的ｐｏｐｕｌａｒ　ｂａｌｌａｄ和

ｄｉｔｔｙ指代这些文本，并将之与中文中的“歌谣”（ｋｏ－ｙａｏ）和“童谣”（ｔｕｎｇ－ｙａｏ）相对应。⑦ 原本童
谣有其所对应的术语，但宾板桥在这里使用了ｂａｌｌａｄ，明显与上文部分词典中将童谣也归入ｂａｌｌａｄ
是一致的，这可能是基于这类童谣中的叙事性。

（三）中国语境中的ｂａｌｌａｄ：近代来华西方人的理解

梳理了三类文献中来华西方人对ｂａｌｌａｄ的释义与使用之后，可以归纳出如下特点：

第一，从其所编纂的词典来看，虽然对于ｂａｌｌａｄ的释义纷繁复杂，但实际上可以归为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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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Ｓｈａｎｇ　ｗｕ　ｙｉｎ　ｓｈｕ　ｇｕａｎ，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ｉｎｇ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１９０３，ｐ．１１２．在商务印书馆版本中，
“ｂａｌｌａｄ”的第七类译法与罗存德版不同，被译为“唱曲，唱小调儿”。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Ｐａｒｓｏｎｓ　Ｍａｒ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ｅｇ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ｏｅｍ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Ｋｅｌｌｙ＆Ｗａｌｓｈ，ｔｈｅ　Ｔｉｅｎｔｓｉｎ　Ｐｒｅｓｓ，１８９４，ｐ．
１．
如Ｃｌｅｍｅｎｔ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Ｒｏｍｉｌｌｙ　Ａｌｌｅｎ将《诗经》中的“风”译为ｂａｌｌａｄ。参见Ｃｌｅｍｅｎｔ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Ｒｏｍｉｌｌｙ　Ａｌｌｅｎ，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ｅｔｒｙ：

Ｂ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ｌｌａｄｓ，Ｓａｇａｓ，Ｈｙｍｎｓ，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ｉｅｃｅｓ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ｔｈｅ　Ｓｈｉｈ　Ｃｈｉｎｇ；ｏｒ，Ｃｌａｓｓｉｃ　ｏｆ　Ｐｏｅｔｒｙ．Ｌｏｎｄｏｎ，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Ｔｒｅｎｃｈ，Ｔｒｎｅｒ，１８９１，ｐ．ｖ．
Ｗｏｏｄｂｒｉｄｇｅ　Ｂｉｎｇｈａｍ，“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Ｌｉ　ｉｎ　ａ　Ｂａｌｌａｄ　Ｐｒｏｐｈｅｃ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６１，ｎｏ．４（１９４１），

ｐｐ．２７２－２８０．



第一类是将ｂａｌｌａｄ译为“曲”“歌”“曲词”这样的泛称，也即广义的“歌谣”。虽然编纂者们都未言
明，但从其释义所附的英文来看基本上还是从ｂａｌｌａｄ的内涵出发，兼顾了其作为韵文文体所具有
的叙事性及音乐性。而第二类则更接近于对ｂａｌｌａｄ外延的限定。以罗存德的释义为例，他所给出
的“讽刺”“怪谣”“簉弄，小曲”“解心”等译法都是以ｂａｌｌａｄ为后缀的体裁，本质上可以被归属于ｂａｌ－
ｌａｄ的子类，或者说是ｂａｌｌａｄ的具体用法示例。同样的例子也可见于司登德的《英汉官话词典》中
以英文说明的“ａｉｒｓ　ｏｆ　ｂａｌｌａｄｓ”“ｂｏｏｋｓ　ｏｆ　ｂａｌｌａｄｓ”“ｏｌｄ　ｂａｌｌａｄｓ”及“ｔｏ　ｓｉｎｇ　ｂａｌｌａｄｓ”。

这些词典与具体著述中对于ｂａｌｌａｄ的理解显然并未达到科学定义的层面。尽管他们已穷尽
地给出了ｂａｌｌａｄ可能指涉的所有对应的中国体裁，但这也只是有助于业余者们对中国语境中的

ｂａｌｌａｄ有一个直观的认识，而远未达到学术研究该有的深度。这些术语的翻译形式更接近于“并
置”（ｊｕｘｔａｐｐｓｉｔｉｏｎ）与“杂糅”（ｈｙｂｒ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①，即以中国的体裁与西方的体裁相对照，而几乎不触
及术语的内核，也不作分析。这样做虽然忽视了中文体裁本身的复杂多样，更增加了理解术语的
难度，但却勾勒出了一个有关ｂａｌｌａｄ的大致轮廓。

第二，以来华西方人所辑译的以ｂａｌｌａｄ为名的歌谣作品来看，他们从直观意义上理解的ｂａｌ－
ｌａｄ，基本符合ｂａｌｌａｄ在欧洲语境中的内涵，即流传在民间且具备叙事性、押韵这些条件的短歌。

ｂａｌｌａｄ中所涵盖的两个关键因素：历史的和浪漫的尤其体现在他们所辑译的历史故事与爱情故事
中。此外，在辑译歌谣时，ｂａｌｌａｄ中的音乐性也并未被忽视。如司登德所辑译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可
供演唱的，尤其是司登德在《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上发表的《中国歌谣》（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ｙｒｉｃｓ）中
收录了五首由他亲自搜集翻译的、流行在街头的歌谣，还分别附以五线谱。

虽然西方学者在辑译中国歌谣时，早已使用过ｂａｌｌａｄ这一概念，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文献很
少被中国学者接触到。中国学者在引述ｂａｌｌａｄ时，几乎对这些文献都未加关注，最常被他们提及
的则是英国学者安德鲁·朗（Ａｎｄｒｅｗ　Ｌａｎｇ，１８４４－１９１２）和弗兰克·基德森（Ｆｒａｎｋ　Ｋｉｄｓｏｎ，１８５５
－１９２６）。虽然来华西方人与中国知识分子有关ｂａｌｌａｄ的理解一脉相承———都来自欧洲语境中的

ｂａｌｌａｄ，但ｂａｌｌａｄ在中国学者那里变得更为复杂多样。

二、中国学者对ｂａｌｌａｄ的翻译及解读
（一）中国知识分子对ｂａｌｌａｄ的译述

ｂａｌｌａｄ广泛进入中国学界，当是歌谣运动前后的事。但就其所涉及的人群来看，对ｂａｌｌａｄ的讨
论实际上并不仅仅局限在歌谣学中。由于其本身的文学性，因此文学界知识分子对西方的ｂａｌｌａｄ
也多有译介。本文在对ｂａｌｌａｄ的译法进行解读时，将以歌谣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为主，同时兼顾其
他学者群体。梳理文献可以发现，与ｂａｌｌａｄ直接对应的中文译语包括“民歌”“俗歌”“歌词”“叙事
歌”“风谣”“乐府”“唱本”“民谣”“歌谣”等近十种。大致而言，对ｂａｌｌａｄ的翻译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从ｂａｌｌａｄ的英文原意出发进行翻译，虽然译名不同，但其所指的内涵基本与ｂａｌｌａｄ
是一致的，如“俗歌”“歌词”“民歌”“叙事歌”等。在这诸多的翻译中，最重要的就是周作人的译述。

周作人曾明确引用过安德鲁·朗和弗兰克·基德森，但周作人对ｂａｌｌａｄ的翻译前后却并不一致。

就他个人而言，便给出了“民歌”“俗歌”及“歌词”三种翻译，其内涵突出的是ｂａｌｌａｄ的两个特点：第
一，简短有韵；第二，以叙事为主。这两个特点基本上借鉴了欧洲语境中ｂａｌｌａｄ的含义：

　　民歌（Ｂａｌｌａｄ）者盖与童话同质，特著以韵言，便于歌吟……民歌童话则皆简短，记志物事，

飘乎无主，齐民皆得享乐，为怡悦之资（称亚级神话）。②

英国有一种俗歌，名巴拉特，多主记事，故与普通言情之民谣异。其原始不可考，美国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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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详见黄卓越：《１９世纪汉学撰述中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一个概念措用的历史》，《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周作人：《童话研究》，钟叔河：《周作人文类编》第５册，湖南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６７６页。



密尔诸氏谓民众赓歌，口占而成，英人汉特生等以为不然。盖始亦个人之手笔，递经传唱，代

有损益，乃成今状。法人巴里博士释之曰，俗歌盖中古时歌人所作，多取材于民间传说，武士

故事，先代歌谣，及当世事实，但一经熔铸，自呈彩色；又或出于作者想像，邃古之初，文化未

立，信仰礼俗，皆近蛮野。遗风残影，留于人心，因以流入诗歌，多奇古之致。其说最为简明。

俗歌本之口授，后始有人记录之。①

我所喜读的是，英国的歌词（Ｂａｌｌａｄ），一种叙事的民歌，与日本的俗谣，普通称作“小呗”

（Ｋｏ－ｕｔａ）。②

此外，家斌在翻译安德鲁·朗的ｂａｌｌａｄ一文时，也将之译为了“民歌”。③

其中“民歌”这一译法出现的较多，也常与由ｆｏｌｋｓｏｎｇ翻译过来的“民歌”这一术语多有冲突，

因此一并在下文讨论。而“歌词”这一翻译，则几乎未见到其他学者的引用，也未见到周作人对此

有更多的提及，故这里将着重讨论“俗歌”这一译法。在周作人看来，以叙事为主的俗歌首要讲究

的就是押韵。④ 俗歌含音乐，可以被分为“民歌”与“儿歌”两类，“俗歌———民歌与儿歌———是现在

还有生命的东西，他的调子更可以拿来利用”⑤。而周作人在《儿歌之研究》一文中，也是将歌谣分

为了“民歌”与“儿歌”两大类。⑥ 由此观之，即便明晓了ｂａｌｌａｄ的含义，但周作人在将其译为中文

时，很多时候还是存在术语混用的问题。如在《中国民歌的价值》一文中，周作人称“今年八月间，

半农从江阴到北京，拏一本俗歌给我看……这二十篇歌谣中……”⑦

而朱自清在其《中国歌谣》中，则对ｂａｌｌａｄ做了十分明确的限定：

　　有人还有“叙事歌”的名字，说“即韵文的故事”的，只是严密地说，尚需加上“抒情的”和
“短的”两个条件，所以用了“叙事歌”做它的译名，虽不十分精确，却是适当的……这种叙事

歌，中国歌谣里极少；只有汉乐府及后来的唱本，《白雪遗音·吴歌甲集》里有一些。⑧

应当承认，以上从ｂａｌｌａｄ的内涵出发所给出的诸多译名中，朱自清的译名最为贴近。但由于

其时间较晚，且无法像其他术语那样满足歌谣运动知识分子的追求（下文将详细讨论），故并未得

到普及。

第二类则是将ｂａｌｌａｄ与中国传统的体裁对接后进行翻译，如胡适、罗根泽将其译作“风谣”，朱

湘将其译作“乐府”，常惠将其译为“唱本”。

　　《三百篇》中虽然也有几篇组织很好的诗如“氓之蚩蚩”“七月流火”之类；又有几篇很好的

长短句，如“坎坎伐檀兮”“园有桃”之类；但是《三百篇》究竟还不曾完全脱去“风谣体”（Ｂａｌｌａｄ）

的简单组织，直到南方的骚赋文学发生，方才有伟大的长篇韵文。⑨

史实的中国诗歌之起源———起源于商代，为不整齐且极简单之风谣体（ｂａｌｌａｄ）。瑏瑠

在古代，一切的叙事诗都是预备吟诵或是歌唱的———史诗、罗曼司、乐府（ｂａｌｌａｄ）、弹词
（Ｃｈａｎｔ－ｆａｂｌｅ———如《阿迦珊》与《尼各来特》）。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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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一篑轩杂录》，《若社丛刊》第３期，１９１６年６月。

岂明：《〈海外民歌译〉序》，《语丝》第１２６期，１９２７年４月。

Ａｎｄｒｅｗ　Ｌａｎｇ：《民歌（Ｂａｌｌａｄ）》（一），家斌译，《歌谣》第１８号，１９２３年５月１３日；Ａｎｄｒｅｗ　Ｌａｎｇ：《民歌（Ｂａｌｌａｄ）》（二），家斌译，《歌
谣》第１９号，１９２３年５月２０日。

周作人：《小河》，《新青年》第６卷第２号，１９１９年２月１５日。

周作人：《儿歌》，《新青年》第８卷第４号，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日。

周作人：《儿歌之研究》，《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４号，１９１４年。

周作人：《中国民歌的价值》，《歌谣》第６号，１９２３年１月２１日。

朱自清：《中国歌谣》，金城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０页。

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星期评论》第５号，１９１９年１０月。

罗根泽：《中国诗歌之起源》，《学文》第５期，１９３２年。

朱湘：《文学闲谈》，朱湘：《朱湘全集·散文卷》，安徽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２３１页。



“风谣”出自《后汉书·循吏传序》：“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风谣”

是政治民谣的一种，其内容主要涉及时政和历史人物，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政治风向的体现。胡
适和罗根泽都将中国诗歌的起源追溯到“风谣体”的《诗经》。风谣体主要流传在民间，从形式上来
说“不整齐且极简单”，这两点大致符合ｂａｌｌａｄ的内涵。但“风谣体”背后极强的政治性，则不在ｂａｌ－
ｌａｄ原初的意义之中。

至于朱湘将ｂａｌｌａｄ译为“乐府”，这一译法也当始自来华西方人。如上文提到的，他们首先将
乐府双璧《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归入到ｂａｌｌａｄ名下。乐府诗所具备的音乐性和叙事性，与ｂａｌ－
ｌａｄ不谋而合，因此这种译法也无伤大雅。但需要注意的是，“乐府”却无法完全涵盖ｂａｌｌａｄ，也只能
算作是ｂａｌｌａｄ的一个子类。

此外，歌谣运动的主力常惠还曾将ｂａｌｌａｄ译为“唱本”。他认为民谣（Ｆｏｌｋ－ｓｏｎｇ）与坊间唱本
（Ｂａｌｌａｄ）“是在‘民俗学＇（Ｆｏｌｋ－ｌｏｒｅ）中并立的”①。ｂａｌｌａｄ被译为“唱本”，或者说把中国的说唱文学
统一翻译成ｂａｌｌａｄ在今天亦十分常见，如德裔美籍学者艾伯华（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１９０１－１９８９）

将广东的说唱文学称为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　Ｂａｌｌａｄ。② 通常意义上唱本被归入俗文学中，而基于歌谣运动在
思想和情感上的取向，俗文学大多时候被排斥在外。因此，如顾颉刚所言：“不幸北大同人只要歌
谣，不要唱本，以为歌谣是天籁而唱本乃下等文人所造作，其价值高下不同。”③

第三类，则是用ｂａｌｌａｄ指代广义上的“歌谣”“民歌”或“民谣”等，这三个中文术语在指称ｂａｌｌａｄ
时基本为同义，且此时的ｂａｌｌａｄ在内涵上与ｆｏｌｋｓｏｎｇ也基本同义。

家斌在《歌谣》周刊中译述了不少有关西方的歌谣学论著，如上文提到的，根据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ｏｌｋ－ｓｏｎｇｓ译述的《歌谣的特质》中，家斌将ｆｏｌｋ－ｓｏｎｇ译为歌谣，但同时又声称，“‘歌
谣＇英文的名字是Ｂａｌｌａｄ或Ｆｏｌｋ－ｓｏｎｇ，前者就是跳舞歌的意思，后者就是民众所作的歌的意思”④。

同时，家斌还将弗兰克·基德森的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ｏｌｋ－ｓｏｎｇ，译为《英国民歌论》；弗兰克·基德森和玛
丽·尼尔（Ｍａｒｙ　Ｎｅａｌ）合著的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ｏｌｋ－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Ｄａｎｃｅ其中的一章“Ｔｈ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ｏｌｋｓｏｎｇ”译为《英国搜集歌谣的运动》。至少在家斌看来，“歌谣”“民歌”与
“ｆｏｌｋｓｏｎｇ”“ｂａｌｌａｄ”之间是可以互换、意义对等的术语。

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民歌”与第一类译法中的“民歌”，其所指的内涵有根本区别。第一种
译法中，周作人将ｂａｌｌａｄ译为“民歌”，其本质还是基于ｂａｌｌａｄ的叙事性而言。而此处的“民歌”这
一译法，基本上与广义的“歌谣”———“口唱及合乐”———所泛指的内容一样，其所包含的内容远大
于第一类译法中的“民歌”。即使在今天，“歌谣”被译为ｆｏｌｋｓｏｎｇ已相当普遍，还是有学者将ｂａｌｌａｄ
译为“歌谣”。⑤

（二）在ｂａｌｌａｄ与ｆｏｌｋｓｏｎｇ之间：歌谣运动的选择
即便ｂａｌｌａｄ诞生时间早，也在中国知识分子间引起了较多讨论，但最终在诸多的术语中，歌谣

运动确定了“歌谣”与ｆｏｌｋｓｏｎｇ之间的对应关系，如《歌谣》周刊及“歌谣运动”分别被对应译为

Ｆｏｌｋｓｏｎｇ　Ｗｅｅｋｌｙ和Ｆｏｌｋｓｏｎｇ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而ｂａｌｌａｄ则逐渐成为俗文学的讨论对象。综合ｂａｌｌａｄ、

ｆｏｌｋｓｏｎｇ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及歌谣运动的取向，笔者认为原因有三：

首先，《歌谣》周刊《发刊词》明确提出，歌谣运动所征集之歌谣以“学术的”与“文艺的”双重目
的为导向，其结果是忽视歌谣的“音乐性”研究。虽然《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明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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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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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惠：《对白启明〈几首可作比较研究的歌谣〉的讨论》，《歌谣》第４号，１９２３年１月７日。
［德］艾伯华：《广东唱本提要》，东方文化书局，１９７２年。

顾颉刚：《苏州唱本叙录》，《开展月刊》１９３１年第１１期。

家斌译述：《歌谣的特质》，《歌谣》第２３号，１９２３年６月１７日。

黄玲：《歌谣》，《民族艺术》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到：“歌谣之有音节者，当附注音谱（用中国工尺、日本简谱或西洋五线谱均可）”①，但实际上歌谣运
动中有关歌谣的音乐研究的成果十分有限。② 而依据歌谣运动的主力刘半农的划分来看，“歌谣与
俗曲的分别，在于有没有附带乐曲：不附带乐曲的如‘张打铁，李打铁＇，就叫做歌谣；附带乐曲的如
‘五更调＇，就叫做俗曲”③。因此，附带乐曲的唱本、俗曲等，自然不在歌谣运动征集的范围之内。而

ｂａｌｌａｄ一词本身就可以用来指唱本、俗曲等这些带有音乐的体裁。因此，不注重歌谣的音乐性，导
致的直接结果是歌谣运动对唱本、俗曲的排除，更进一步即是对ｂａｌｌａｄ的排除。

对音乐的排除，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原本含音乐性的部分ｆｏｌｋｓｏｎｇ也被排除在外。事实上，

按照歌谣运动中知识分子最常引用的弗兰克·基德森的定义与分类，ｆｏｌｋｓｏｎｇ本身就是一种歌曲
形式，而且在其下属的分类中还包含了叙事歌（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ｂａｌｌａｄ）这一体裁。④ 因此，仔细考究的话，

中国知识分子在歌谣运动中所使用的ｆｏｌｋｓｏｎｇ这一术语也不完全对等于欧洲语境中的ｆｏｌｋｓｏｎｇ。

其次，歌谣运动中选择ｆｏｌｋｓｏｎ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所蕴含的抒情性较之ｂａｌｌａｄ所蕴含的
叙事性更符合知识分子的追求。

歌谣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多次强调歌谣中质朴、自然、清新的感情，“歌谣与诗的共同性质：即是
真情的流露，艺术的深刻；本来这类东西，建筑于真情流露艺术的深刻之上；否则，便不成东西，便
没有生命，如歌谣在昔时并不经人记载传录，设无这两个条件，便不能永存于世，传之久远，以贻后
人的欣赏研究；诗与歌谣，同出一源”⑤。这种“对歌谣与情感普遍关系的重新强调和再度聚焦则是
在西方浪漫派和启蒙思想影响下产生的一种不同于古代风谣传统的现代意识，堪称是对‘传统的
另类发现＇”⑥。而ｂａｌｌａｄ无论是从英文语义来看，还是翻译过来的中文术语来看，在一定意义上都
与歌谣运动中知识分子的追求有差异。这一点，从其将ｂａｌｌａｄ定义为叙事歌也可观其一二。汤澄
波认为ｆｏｌｋｓｏｎｇ和ｂａｌｌａｄ虽然有时候共用“民歌”这一名称，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他将ｂａｌｌａｄ译
为“民歌”，认为“民歌是叙事的诗”，民歌与ｆｏｌｋｓｏｎｇ的区别就在于“一为叙事，一为抒情”⑦。也因
此，ｂａｌｌａｄ主叙事的性质注定其不能被歌谣运动及《歌谣》周刊所接受。

第三，从词源来看，ｂａｌｌａｄ与ｆｏｌｋｓｏｎｇ各有自己的源流，而ｆｏｌｋｓｏｎｇ中隐含的民众基础则更被
歌谣运动中的知识分子看重。

如上所述，ｂａｌｌａｄ来自拉丁文ｂａｌｌａｒｅｏ，后又经法语转借至英语中，逐渐有了后来“叙事歌”这层
含义。但实际上ｂａｌｌａｄ本身并不包含“民”“民众”的意思，当且仅当ｂａｌｌａｄ被限定为ｐｏｐｕｌａｒ　ｂａｌｌａｄ
时，它才在事实上属于民间文学抑或通俗文学（ｐｏｐｕｌａ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探讨的范围。这也是为什么一
些来华西方人在其著述中不加区分的使用ｂａｌｌａｄ、ｐｏｐｕｌａｒ　ｂａｌｌａｄ及ｐｏｐｕｌａｒ　ｓｏｎｇ的原因。而ｆｏｌｋ－
ｓｏｎｇ从一开始即承袭了ｆｏｌｋｌｏｒｅ中的民众基础。一般认为，ｆｏｌｋｓｏｎｇ（也写作ｆｏｌｋ－ｓｏｎｇ或ｆｏｌｋ
ｓｏｎｇ）出现的具体时间是１８７０年，“在１８７０年之前，这个词并没有被使用过，直到１９世纪８０年代
才被普遍使用”⑧。同样地，雷蒙·威廉斯（Ｒａｙｍｏ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在其《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

一书中也认为，ｆｏｌｋ－ｓｏｎｇ的出现晚于汤姆斯（Ｗ．Ｊ．Ｔｈｏｍａｓ，１８０３－１８８５）１８４６年创造的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民俗）这一合成词，并认为ｆｏｌｋ－ｓｏｎｇ（民歌）被收录，最早应该是在１８７０年。⑨ 对于这一时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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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虽然两位作者都未注明具体文献，但其大致时间范围应该无误。

现代学术体系中的ｆｏｌｋｓｏｎｇ应该是诞生在１８４６年汤姆斯提出ｆｏｌｋｌｏｒｅ（民俗）之后。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是一个由ｆｏｌｋ（民众、民间）和ｌｏｒｅ（知识）组成的合成词，在ｆｏｌｋｌｏｒｅ成为被学界普遍接受的研究对
象以后，紧接着出现了一系列以ｆｏｌｋ为前缀的词汇，如“民间信仰”（ｆｏｌｋ－ｆａｉｔｈ，１８５０年）、“民间生
活”（ｆｏｌｋ－ｌｉｆｅ，１８６４年）及“民歌”（ｆｏｌｋｓｏｎｇ）等。① 因此，ｆｏｌｋｓｏｎｇ也应该是１９世纪出现在英国的
一个新术语。② 至于ｆｏｌｋｌｏｒｅ中隐含的民族主义以及早期与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更是毋庸赘
言。③ 较之ｂａｌｌａｄ，ｆｏｌｋｓｏｎｇ具有更深厚的民众基础，满足歌谣运动中知识分子的追求，这一点是

ｂａｌｌａｄ无法企及的。

三、结　语

来华西方人在以ｂａｌｌａｄ为名辑译、研究中国的一些歌谣时，大致还遵循了欧洲的传统。但中
国知识分子所引进的ｂａｌｌａｄ，其形式和内涵却因时因地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似乎在歌谣研究
方面，来华西方人和中国知识分子都在进行孤立的研究，并无过多的学术交流。但实际上，至少借
由来华西方人所编纂的词典，ｂａｌｌａｄ及其它歌谣术语也在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此外，在上文
所提及的来华西方人涉及ｂａｌｌａｄ的著述中，有一类是间接提到ｂａｌｌａｄ的各种零散文章。这些文章
数量相当多，其中ｂａｌｌａｄ的用法大致也沿袭的是西方语境中ｂａｌｌａｄ的内涵，相信中国学者也一定
通过各种渠道或多或少地接触过。

因此，比较来华西方人和中国知识分子对ｂａｌｌａｄ的不同用法和定义之间的差异，追溯ｂａｌｌａｄ
与中文术语互译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可以发现，ｂａｌｌａｄ这一在西方具有明确内涵的术语被译介到中
国后，由于中国本土体裁的复杂多样，而衍生出了不同的、甚至于模糊的所指。同时，借由歌谣运
动的影响，ｆｏｌｋｓｏｎｇ获得了指称“歌谣”的合法性，而ｂａｌｌａｄ则进一步成为俗文学关注的对象。由此
观之，歌谣术语的翻译绝不仅仅是一个透明的“移植”过程，其背后还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
歌谣运动中的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是一个超越术语本身的思想史与文化史的问题。

［责任编辑　王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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